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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阳县书法美术家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
记证书》正本、副本，统一信用代码为：
514503327MJN359508B，声明作废。
▲永福县百寿镇双合村村民委员会遗失广西永
福农村商业银行百寿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为：J6184000546501，声明作废。
▲ 王 春 燕 （ 身 份 证 号 码 ：
450303196102130022）遗失户口簿一本，地址：
广西桂林市七星区漓江路一巷 9 号 10 栋 1 单
元 102 室，声明作废。
▲吴昌期遗失邓木秀排行号为 1 排 7 行 29 号
的骨灰寄存管理卡，声明作废。
▲桂林市道路运输行业协会遗失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桂林普陀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为：J6170003765903，声明作废。
▲黄贱喜遗失桂林市西门市场 102 号摊位使用
权合同的押金条一张，金额1813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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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在民间

　　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我思绪里通
常会闪现桃花的影子——— 那确实是一
种极为可爱的花儿。但是自从那年开
始，“山里红”花朵却取代了桃花，在我
春天的脑海里长驻下来。
　　那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早上，我莫
名地感到有些烦闷，就电话邀约一个
哥们一起去城郊看桃花。他说，那个桃
花年年看，有什么看头，不如我带你去
看“山里红”！
　　“山里红”是他村子里方言的叫
法，其实就是指映山红。
　　他那辆大排量的摩托载着我快速
窜出县城，直向“银殿山”方向奔去。车
子走完一段较为平整的道路，猛然拐
弯。他说，准备进山了啵！他加大油门，
车子贴着盘旋的山路飞奔，车身时而
左倾、时而右斜，发动机声嘶力竭的嚎
叫声在崇山峻岭间激越地回荡，山风
在耳边呼呼作响。我有些害怕起来。我
因为懂得世之奇伟常在于险远，所以
尽力忍耐着恐慌。我闭紧双眼，双手死
死抱定那个虎背熊腰，心想即便万一
摔下哪一道杳无人烟的山沟也好得有
个陪伴。
　　不知过了多久，车子终于停了下
来。我已惊得全身汗湿，见静谧的山野
间有一处房子。哥们说，山里红就在房
子侧面山崖上！这家人我熟，先去喝餐
油茶再看花吧！又说，当家的名叫“大
妹”，家里多女孩，有些故事也蛮感
人的。
　　　　在在热热情情好好客客的的““大大妹妹””家家里里，，我我们们
就就着着香香醇醇的的恭恭城城油油茶茶听听她她们们的的故故事事。。
　　　　那那年年，，““大大妹妹””的的几几个个妹妹妹妹还还在在上上
学学，，父父母母多多病病，，家家境境十十分分贫贫寒寒。。入入冬冬，，母母
亲亲病病重重，，姐姐妹妹们们因因为为家家庭庭负负担担都都辍辍
学学了了。。
　　　　这这天天，，大大妹妹召召集集姐姐妹妹商商量量：：““阿阿爸爸
老老了了，，阿阿妈妈又又多多病病，，这这家家的的光光景景就就全全靠靠
我我们们几几姊姊妹妹了了，，怎怎么么个个干干法法呢呢？？””

　　　　““我我们们应应该该在在山山岭岭上上做做文文章章…………””
二二妹妹文文化化程程度度最最高高，，见见解解不不同同寻寻常常。。
““住住山山不吃山，就好比守着聚宝盆过苦
日子，我赞同二姐意见！”三妹也不甘
示弱。四妹心直口快，她说：“真是英雄
所见略同啊！我们明天就去把一片荒
山啃掉！”
　　大姐说话了：“是啊！大家说的都
对！我们贫穷的原因就是没有靠山吃
山，现在劳动力充足，加上政策好，只
要大家有决心、不怕苦，定会迎来好日
子的！……”她接着说：“我们可以先开
垦一片荒岭撒上地禾，先解决好吃饭
问题，之后我们再搞些山林特产……”
　　姐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描
绘着一幅勤劳致富的蓝图。她们创业
激情燃烧起来了：这山村也不会埋没
了青春，该用奋斗在瑶山里留下自己
的足印。
　　当时乡镇林业站要在村里实施生
态修复项目。初冬的早晨，村子开会，
议题就是大妹家对面那片残次林
改造。
　　村长宣布主题后，大家都没有了
言语。整个屋子在烟雾缭绕中寂静。
那片山地整整 500 亩，不容易啊！
突然，一个声音打破宁静：“我们家
承包了！”语气响亮而坚定。大家循
声望去。她，正是“大妹”。人们不
由得大吃一惊。
　　村里的风言风语可不少。有说：
“一帮子妹仔（当地方言，指女孩子），
也不晓得猴年马月才搞完！”有更加难
听的：“哼！一群黄毛丫头，莫占了茅厕
拉不出屎！……”亲友也劝阿爸把合同
退了：“算了吧！一帮子妹仔，哪里搞得
变呢？”老爸沉默不语。
　　“妹仔怎么了？别太小看了我们！”
对各种怪腔，姐妹们坚定回应。
　　姐妹们商量说，看来我们要下死
决心，争下这口硬气！她们也知道个中

的艰难，但坚信道路是一步一步踏出
来的。晚上，姐妹们给父亲分析政策。
面对老爸的担忧，她们又谈了详细的
打算，并一遍遍地描绘山村的明天。最
后，父亲微笑道：“你们干吧！我支持！”
　　回到房间，大妹问大家还有什么
想法。姐妹们都异口同声道：干！
　　幸运女神的每一次微笑，都需你
付出巨大的努力……
　　姐妹们一人一把砍刀，一人一把
山锄便向那片荒芜开战了。五把砍刀
从山脚砍至山头，五把山锄由冲口掘
到岭边。超负荷的劳作与风吹日晒，使
得姑娘们白皙的脸蛋变成“黑里透
红”，一双双细嫩的手都磨出了老
茧……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那片荒
芜的山坡在姐妹们汗水滋润下苏醒。
头年，她们在杉树苗的松软土地上兼
种地禾。恰逢雨水调匀，她们收获地
禾谷三千多斤。留足口粮，她们将剩
余的优质稻米以抢手的市价尽数卖
出，赚回了“第一桶金”。
　　次年，姐妹们用政策性补贴还清
了欠账。
　　姐妹们连续奋战五个春秋，终于
圆满完成任务。经检测，她们的造林成
活率达 95%。她们在幼树抚育阶段套
种的油桐也硕果累累，回报丰厚。艰辛
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通过计算林木蓄积量价值，姐妹
们知道自己不仅创造了瑶家的绿水青
山，也营造了属于自己的“金山银
山”。
　　那些曾经说过风凉话的人叹服
了：“这帮丫头还真有两下子！”
　　幸福从来不会从天降，唯有奋斗
创造梦想！瑶家五姐妹以坚实脚印，在
家乡山岭间踏出一条康庄大道，成为
一段佳话，被誉为瑶山“五朵金花”。
　　“走！让我们出去看看吧！”要不是

大妹的这声招呼，我都还沉醉在精彩
故事中。跟着大伙走出堂屋，大妹指着
远方说：“你看，就是那片山！”
　　那是一座郁郁葱葱、流翠泻绿的
山坡啊！
　　正当山里红怒放的时节。在青翠
岭边的石山崖壁上，红艳艳的山里红
漫山遍野地绽放，仿佛将天边都映
红。天空，则是朦胧的浅蓝。有几片
薄纱似的轻云平贴在碧翠的岭坡，宛
如一个穿着荷叶般青翠长裙的清秀少
女而颈项系绕着细软的白纱巾……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迷人的
风景！
　　姐妹们站在东篱之下，凝望着那
个曾经奋战过的地方、那条用辛勤汗
水浇灌出来美丽风景线。她们一个个
都甜甜地笑了，像朵朵绽开的山里
红！我从这边看过去，瑶家姑娘们脸
蛋那特有的红润水色，与山崖上的那
一抹鲜艳的山里红融合在了一起，美
美地定格于我视线之中。
　　是啊！她们不也正是悬崖峭壁上
那抗风霜、斗严寒而毅然绽放的“山
里红”吗？
　　“山里红”与“桃花”有相同的
花期和同样的艳丽。唯独不同的是，
山里红可以在极高海拔的悬崖峭壁上
扎根绽放，而桃花只在温情的城市之
郊矜持地开放。所以山里红因为其品
味而更“美”。
　　花因为有品格而美丽。人，因为
有志气而可爱。
　　这一抹美丽的山里红啊！不也象
征着许许多多跟“大妹”姐妹一样，
在艰苦境遇中坚强不屈、追梦不止的
人们及其伟大精神吗？
　　“山里红”的确是一种极不平凡
的花朵。
　　在这春天的芳菲里，世人爱桃
花，而我独爱山里红！

瑶岭上那一抹山里红
□黎宝壮

　　不知是因了那娃还是那狗，把她
和老刘牵连上了。
　　夕照里，她坐在一棵大树下的背
阴处。黄毛小狗离她几步远，懒洋洋地
摇着尾巴。这狗是她退休后，从一个姐
妹那里抱来的，乖巧、文静、懂事，从不
乱嚷嚷。狗、狗。传来稚嫩的声音。抬眼
看去，一位大哥怀里抱着一个娃，向这
里缓步走来。那娃手指指着狗，似欲挣
脱大哥的怀抱。黄毛小狗站起身来，讨
好地看着来人，那尾巴，摇得更殷勤
了。那大哥对着她微微一笑，蹲在狗的
面前。娃的小手抚摸狗的脸，狗舌头轻
轻地舔舐娃的小手。
　　没事，它不咬人。她说。这狗，真好
看。大哥说。轻轻来了一阵风，吹得人
心里舒坦、敞亮。是孙子？是。肉乎乎
的，好可爱。大哥却郁郁地叹了口气。
在背阴的光线里，看得清大哥脸上密
集的皱纹，皱纹里堆积的愁苦。娃和狗
玩得开心，好似早就相熟一样。晚霞落
入了屋顶下，她起身，牵着狗走了。大
哥抱着娃回家。一连几天，她都在夕照
灿烂的那个时间，坐在树下的浓荫处，
大哥也抱着娃来跟狗玩耍。他们相视
一笑，就跟无言地约定了似的。有一搭
没一搭的闲聊中，心底在袒露，情感在

趋近。大哥姓刘，退了几年了。儿子和
媳妇在外地承包了一处景点，做旅游
生意，他和老伴在家里带孙子。原本是
极幸福的一个家。可半年前，他老伴得
了急症，撒手而去。他的天塌了一半，
只能一个人勉强地独自带孙子。老刘
和她说起这些，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
了，嗓音也有些嘶哑。嗨，世事难料啊。
他连连叹息。其实，哪一个人的一段生
活不是在盛宴中曲终人散的？方式不
同罢了，境遇各异罢了。她想。
　　那天，还是在浓浓的树荫下，老刘
怀抱着孙子。突然，他脸色极为难看，
肌肉都扭曲起来。你怎么啦？她关切地
问他。他说，肚子突然疼得厉害。你帮
我抱抱娃吧？语气近乎哀求。她不由自
主地张开怀抱。老刘急切地将娃搁到
她怀里，迈着碎步向近旁的家里冲去。
那娃跟她一点不认生，用手抓她的脸，
嘴里“啊啊”着，露出刚刚钻出来的晶
莹的小白碎牙，煞是招人怜爱。她饥渴
般地亲着娃的脸，心在疼痛中绵软、融
化。有那么一瞬间，她恍惚得厉害。假
如当年她爱情的盛宴不衰，她的孙辈，
也该有这般大了吧。过了大约十分钟，
老刘急急地赶了回来，嘴里不停地说
着“谢谢”，并问没吵到你吧？好乖。她
笑着答。他接过娃的时候，那娃好似还
有些不舍。给奶奶当孙子去算了。他逗
笑道。
　　那天晚上，她突然觉得有点不适。
她阳过以后，身体复原得很慢，喉咙里
一直像有痰在拥堵着，过了大概一个
月，才彻底康复，恢复正常。这个夜晚，
那种病恹恹的感觉又开始出现了。这
辈子，她很少抱过小娃娃。看到娃，她
的心会静悄悄地撕裂。而老刘家的那

个娃，却异乎寻常地让她涌起怜爱的
冲动。她的心，在那一刻平静温柔，溢
满了母性。是因为娃肉嘟嘟的脸蛋吗？
还是那晶莹剔透的小碎牙？抑或是娃
与狗冥冥中那亲切的不见外的缘分？
甚或是，自己老了，心里的伤口已然完
全愈合？这个晚上，她又想起了三十年
前的往事。当年，在她幸福地在肚子里
孕育着爱情结晶的时候，他出轨了。她
不能容忍，毅然决然地将那个她以及
肚子里的他（她）摒弃于自己的生活之
外。那以后，她的生活中没有了情爱，
没有了娃……
　　第二天起来，她神清气爽，她牵
着小黄狗来到那棵树下。她在那儿坐
了好一会儿，没看见老刘和那娃。狗
不安地躁动着，似乎和她有一样的心
境。第三天、第四天，他们都没出
现。太阳透过蓊郁的枝叶，静悄悄地
洒给地上。老刘去哪儿啦？不会出什
么事吧？她莫名地担忧起来。后来，
她郁闷地对自己生起气来。人家来不
来关你什么事？人家是你什么人？咸吃
萝卜淡操心！但她还是忍不住在想，老
刘和娃去哪儿了？老刘一个六十多岁
的老头带个娃，很辛苦，不会真有什么
事吧？第十天，老刘和娃又出现在了树
下。那娃“咿咿呀呀”地扑向了小狗，狗
兴奋得闷哼了几声，表示内心的欢悦。
老刘拿了一个袋子给她，里面装的是
南京特产咸水鸭。在南京做旅游生意
的儿子、儿媳想娃了，叫老刘领着娃
到了南京。正是疫情过后旅游复苏的
季节，儿子、儿媳忙得昏天黑地，老
刘不想添乱，待了一个礼拜就回来
了。这一次的短暂分别，似乎增进了
彼此的关切与思念。老刘和她加了微

信，相互叮嘱多联系。那天，天都快
擦黑了，她才领着狗离去。
　　那棵树下，成了她每天的打卡地，
老刘的娃和狗嬉戏，她和老刘慢条斯
理的闲聊，成了一个小景。偶尔，老刘
想起家里有点急事，娃就到了她的手
上。有几次，娃从她怀里回到老刘的手
上，居然死死抱着她的脖颈，又哭又闹
的不干。老刘无奈地摇头，感叹道，娃
天生就需要女性。她的脸就好像她年
轻时那样，飘起一朵红晕，在夕照中，
艳丽动人。
　　天气慢慢转凉。立冬那天，她虽添
加了衣服，居然还感觉到了一丝凉意。
半夜时分，她昏昏然地醒了过来，嘴
渴，头烫，浑身无力。她软软地爬起来，
喝了杯水，打开抽屉找退烧药，没有找
到。小黄毛狗被惊动了，跑到她身边，
愣愣地看着她。她坐在床头，隔着窗
户，能隐约看见户外黢黑的树木在风
中摇晃。她拿起手机，头昏脑涨地拨打
了老刘的微信电话。十分钟后，门响
了，她撑着摇摇摆摆的身躯开门。老刘
带着一身寒气走了进来。背上，是小被
子裹着的娃。老刘带来了感冒药，还有
退烧的布洛芬。
　　经历了一个冬天的风霜雨雪，那
棵树掉落了不少枝枝叶叶，但树干依
然挺直。夕照里，小狗和已能跌跌撞撞
地跑路的娃嬉闹在一起。老刘幸福地
站在一旁，原本深深的皱纹，似乎被冬
日的风给填平了不少，掩饰不住的喜
悦，布满了整张脸庞。不远处的一处屋
子里，她一边炒着菜，一边从窗口探出
头来，嘹亮地吆喝：老刘，饭好了，回家
吃饭。天边的晚霞，在那一刻，燃烧得
异常灿烂。

　　我对麦田野菜的喜好和偏爱，源自 20 多年的乡村生活经历，以及
乡民挖野菜度春荒的苦涩记忆。春日麦田散发着清冽气息，返青的麦苗
和诸多伴生野菜，争着抢着往上蹿，葳蕤成一地生命的绿色。这方如茵
舞台上，最先亮相的野菜便是十字花科荠属的荠菜。荠菜俗称为“荠荠
菜”，叠词运用在野菜名字上，是一种亲昵，也是一种喜爱，就像父母
常把“妞妞”“宝宝”唤作儿女的小名一样。我所喜欢的宋代词人辛弃
疾，曾这样吟咏荠菜这个野生之蔬：“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
花。”每次读到这两句，我都能感受到不同的人生况味，真不愧是经典
之作。
　　荠菜是先春而萌、返青最早的报春菜，也是早春第一个走进乡民食
谱的野菜，开春便可食用，叶嫩根肥，入口味甘，有一种独特的清香之
气，充盈了寻常百姓的粗瓷大碗，丰富了庄户人家的简陋餐桌。早春萌
发的荠菜容易老，远不如其他一些野蔬，可以采食一个春天，甚至春夏
两个季节。旧时乡间，家家户户粮食都不宽裕，荠菜是大地赠予贫苦乡
民的一份厚礼，用荠菜调配寡淡无味的生活，是一辈辈传下来的生活习
惯，也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古书上说，荠菜在灾荒年月是代粮充饥
之物，贫穷之人视其为宝。有民谚为证：“荠菜儿，年年有，采之一二
遗八九。今年才出土眼中，饥饿之人不停手。”荠菜作为乡野食材，充
饥果腹只是其本性，若经一双妙手精心烹饪，也可成就一道珍馐美味。
清人薛宝辰所著《素食说略》说：“荠菜为野蔌上品，煮粥作齑，特为
清永。以油炒之颇清腴，再加水煨尤佳。”
　　荠菜是地道的本土菜蔬，在我国生长了至少两千年，其历史最早可
追溯到公元前 6 世纪的春秋时期，《诗经》可以为证。《诗经·邶
风·谷风》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是古人
对荠菜的最初认识。到了 400 多年后的汉代，辞书之祖《尔雅》中又
有“荠味甘，人取其叶作菹（腌菜）及羹（菜汤）亦佳”的记载，可谓
是荠菜入馔的最早文字记录。直到北魏末年，《齐民要术》（中国第一
部农业百科全书）中正式将荠列为蔬菜作物。到了唐宋时期，民间吃荠
菜之风盛行，甚至成为一种食俗，正所谓“春日春盘细生菜”“盘装荠
菜迎春饼”，每年立春，无论贫富，各家都要吃以荠菜为馅的“春
饼”，或者以荠菜与其他食材配制的菜肴“春盘”。不仅自家人吃，还
要把自家做的春盘春饼作为礼品馈赠给亲戚友人，寓意辞旧迎新，由此
可见荠菜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若是把春日麦田里的各种野菜比作一个家族，我一直固执地认为，
荠菜就是大家小姐身边的一个贴身丫鬟。想要见识荠菜的清新朴实接地
气，那就先看看其在民间的一些别称吧，譬如地菜、野荠、护生草、鸡
心菜、净肠草、地米菜、枕头草、清明草、菱角菜。每一个温婉朴素的
别称后面，都弥漫着人世间的烟火气息，只需轻轻念读出来，便有清纯
之气扑来。以菱角菜一名为例，陆生的荠菜和水生的菱角，本来在地域
空间上相距甚远，只因铺展开来，有着几分相似，即都由一个中心点向
四周辐射，于是荠菜便多了一个菱角菜的别称。再来看看荠菜的身姿长
相，叶子有绒毛，呈羽状分裂，小花为白色，属总状花序，果实是角
果，呈倒三角形，种子细小，娇小玲珑的身姿，搭配上精致小巧的五
官，就像一个清丽可人的邻家女孩，让人看上一眼，不由得心生怜爱。
　　幼时在乡间生活，我不爱吃葱姜蒜之类的菜蔬，总觉得有一股子怪
怪的味道，嗅之反胃，令人作呕。但是，对荠菜的味道我从未排斥过，
那种清新淡雅，那抹浅浅暗香，让吃饭再挑剔的人也难以抗拒。荠菜还
有一个好处就是，和其他菜蔬搭配，或清炒或烩菜，或制馅或煲汤，可
谓是一菜得、百味生，总能起到淡者出味、浓者提鲜的奇妙效果。就像
一个包容大度的人，和谁在一起，都能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我幼时，
春日放学后，常常㧟着篮子去地里剜荠菜，回家后，择去杂草，洗净泥
土，被母亲作为各类面食的搭配之物，譬如荠菜包子、荠菜饺子、荠菜
卷煎，皆清香耐嚼，鲜嫩可口。
　　荠菜虽是稀松平常的乡间野菜，却因颜色绿、口感好、味道美，被
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所喜爱。白居易在《春风》一诗中写道：“春风先
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荠花榆荚深村里，亦道春风为我来。”寥
寥几句，把其貌不扬的荠菜与梅花、桃花等相媲美，可见诗人对荠菜是
何等的喜爱。范仲淹少年时家境贫寒，常以荠菜充饥度日，他对荠菜有
着深厚的感情，特地写下了《荠赋》：“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
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陆游对荠菜也是赞不绝口，在他心目中荠菜
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大鱼大肉：“长鱼大肉何由荐，冻荠此际值千金。”
郑板桥曾写过一首关于荠菜的题画诗：“三春荠菜饶有味，九熟樱桃最
有名。清兴不辜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
　　古代文人喜欢荠菜，现代也有不少文人爱吃这一口儿，周作人在他
的散文《故乡的野菜》中对荠菜有一段深情的描述：荠菜是浙东人春天
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
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
趣味的游戏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
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
自家去采。《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
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
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
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
花。”但浙东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春来荠菜寄乡愁
□梁永刚

时光

夕照灿烂
□董军

小说


